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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电视剧的一种重要类型，年代剧讴歌建国以来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追求理想的
红色精神。本文从叙事符号学视角探讨叙事人物作为精神符号载体的形象特征；从叙事隐喻的表达
探究人物身份与背景对时代变革的映射；从叙事时距的维度剖析红色精神的时代性特征；从叙事逻

辑的层面解读红色精神在家国共齐双线逻辑上的共同发展。《奔腾年代》与《大江大河》以极具红
色精神的人物形象，打破年代剧中英雄主义的叙事常规，在红色的历史背景下书写中国机车事业与

经济繁荣的革命华章，以家国共齐的叙事逻辑另辟年代剧中别具一格的红色叙事艺术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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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隐喻、逻辑：论年代剧的红色叙事

文学

随着本世纪初《大宅门》的热播，年代剧渐受
欢迎。张宗伟等曾尝试对“年代剧”的概念进行厘
定，认为创作取材于近代，以英雄传奇和世情小说

结合，摹写世态人情，将传奇人物与历史人物进行

交织互动的影视剧作视为年代剧。①李胜利等将清

末民初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时间段为历史背

景、以大家族的兴衰发展作为基本情节的影视作品
定义为年代剧。②有学者认为年代剧最早可以追溯

到上世纪 80年代，港版的 《上海滩》就是年代剧
最早的雏形。以顺时的线性结构，描绘一个或几个
家族/家庭在中国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与中国近代重大
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所发生的电视剧，称为年代

剧。③为庆祝新中国建国七十周年和建党百年，内

地涌现一批以革命与改革阶段为历史背景的宏大叙

事影视作品，基于家国同构的叙事逻辑，以小人物

的视角阐述大国时代变革，此类影视作品被诸多学

者归属于“年代剧”类别。可见，历史背景、宏大
叙事、家国同构就是年代剧的基本叙事特征。
有学者认为，2001年央视播出《大宅门》后，
一批具有鲜明年代剧特征的影视剧作接连播出，因

此将《大宅门》视为第一部年代剧。此后，《激情
燃烧的岁月》 (2001)、《乔家大院》 (2006)、《金

婚》 (2007)、《闯关东》 (2008)、《远去的飞鹰》
(2011)、《父母爱情》 (2014)、《红高粱》 (2014)、
《老酒馆》 (2019)、《老中医》 (2019) 等优秀经典
年代剧相继播出。年代剧以家国大义为国族符号引
起全国人民的情感共鸣，掀起了爱国主义热潮。笔
者整理了新世纪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年代剧相关信

息，参见表 1。目前，我国产出的年代剧在叙事特
征上多以呈现家国大义为主线，将个人命运与家国

情怀相连接，突出艰难的历史背景，演绎传奇的人

物故事，赋予叙事人物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英雄化的

特征。有以清末民初为历史背景，以家族题材为叙
事载体，描绘乱世之下家与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家

族在乱世中艰难挣扎与奋斗自救的作品，隐喻着国

家在危机四伏形势下的探索与崛起，例如 《老中
医》与《大宅门》。有以革命时期为历史背景，重
点描绘战争年代，普通群众与共产党员一起抵御外

敌，守家卫国的革命故事，在其中塑造了鲜活高大

的人民英雄形象。 《远去的飞鹰》 中的高志航和
《老酒馆》中的陈怀海便是其中的典型。有以改革
开放为历史背景，重点描绘平凡人物的生活细节，

展现个人奋斗史，在叙事人物的情感纠葛与家国大

义之间作抉择，以个人牺牲换取国家安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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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并没有战争烽烟，而是以小人物丰富的情感和

点滴的生活细节，刻画柔性英雄人物。《激情燃烧
的岁月》中的石光荣与褚琴，以及《金婚》中的文
丽和佟志，皆是如此。
年代剧的叙事背景决定了其叙述的是红色历

史。年代剧在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刻板式
的套路化表达，红色叙事的文本特征难以得到时代

化的凸显。红色叙事是指影视剧作中以红色精神为
主题，在革命与改革建设时期的红色背景下，展现

个人、家庭、国家的发展与变化的一种叙事类型。
通常，战争题材的年代剧，通过塑造坚韧、刚强、
沉稳的叙事人物形象，描述其在面临国家大难时，

救国救民的英雄人物事迹，展现叙事人物无畏牺

牲、大义凛然的红色精神。和平年代中，在改革开
放的时代背景下，红色精神的内涵丰富，改革创

新、锐意奋斗、拼搏进取等蕴意也被纳入红色精神
的范畴中。作为年代剧的核心主题，红色精神是改
革与革命阶段主要的精神引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当下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时期，红色
精神更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题中应有之义。以
年代剧为载体，传承与传播红色精神已是剧作界的

新潮流。但随着年代剧的兴起，影视剧中红色叙事
渐渐形成固定的叙事模式：以男性为主要的叙事人

物，集中凸显其英雄主义特征；叙事人物的身份与

时代背景一致性过高；家国同构的叙事逻辑更是再

无新意。《大宅门》 《老酒馆》 《闯关东》等年代
剧在红色叙事的符号、隐喻及逻辑方面深陷桎梏。
2019年播出的《奔腾年代》则尝试破局，开创新时
代下年代剧红色叙事的新思路。《奔腾年代》以中
国机车事业的发展为背景，讲述建国后革命女英雄

金灿烂与海归机车专家常汉卿在江南机车厂共同为

创新中国机车技术而奋斗的故事。红色精神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引领他们。无独有偶，早一年播
出的《大江大河》的红色叙事与《奔腾年代》也是
异曲同工。《大江大河》讲述以宋运辉、雷东宝、
杨巡三人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后的 40年
间，奋发图强，最终得偿所愿的故事。在改革开放
背景下，三个人物的经历分别蕴含着国营经济、集
体经济、私营经济三类经济模式的发展历程。红色
精神在影视剧中的体现则主要内化于改革开放的叙

事背景以及人物塑造过程中，红色精神外溢。

一、红色叙事符号：人物特征标新立异

电视剧“叙事世界”中的诸多要素，如人物形
象、服装道具、空间景观、事件和民俗风习等，都
可视作多层表意的符号。④中国的叙事学研究经过

数十年的发展在世界叙事学中已然成为具有中国特

表 1 新世纪以来经典年代剧统计 （数据来源：百度百科）

序号 名称 首播时间（年） 主创人员 集数（集） 主要奖项

1 大宅门 2001 郭宝昌、冯骥 40 2001年荣获中央电视台收视冠军

2 激情燃烧的岁月 2001 康洪雷、陈枰 22 第 2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作品奖

3 乔家大院 2006 胡玫、朱秀海 45 第 23届金鹰奖优秀长篇电视剧奖；第 26届飞天奖
长篇电视剧一等奖

4 金婚 2007 郑晓龙、王宛平 50 第 1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第 27届中国电视剧
飞天奖

5 闯关东 2008 孔笙、张新建、
高满堂 52

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奖；中国电视金
鹰奖最佳长篇电视剧奖；韩国首尔国际电视节最佳
编剧奖

6 远去的飞鹰 2011 吴毅、郝仲术 30 第 2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

7 父母爱情 2014 孔笙、刘静 44 首届澳涞坞国际电视节金萱奖—建党百年全国优秀
电视剧

8 红高粱 2014 郑晓龙、赵冬玲、
管笑笑、潘耕 60 第 2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电视剧银奖；第 17届华

鼎奖全国观众最喜欢的电视剧作品

9 大江大河 2018 侯鸿亮、孔笙、
黄伟 47 2020中国版权金奖作品

10 奔腾年代 2019 徐宗政、王成刚 46 第 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提名

11 老酒馆 2019 李春良、刘江、
高满堂 46 第 32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

12 老中医 2019 毛卫宁、高满
堂、李洲 40 江苏省第 11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

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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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叙事学流派。但随着中国科技的不断发展，跨
媒介、跨文体、跨范围的“泛叙事学”趋势至今在
学界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界定。影视剧中，最为基本
的叙事符号就是人物。其作为最常用的动态符号，
在不断展开的情节过程中，从某种层面而言其实是

一种静态的叙事元素。⑤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
学》中指出：“人物情节就像是自我与世界一样，
它们的现时意义就是把过去的一切都汇聚起来投向

未来。人们对于未来的欲望和计划是在特定的历史
环境中实现的。”⑥因此，年代剧中的人物塑造在符

号学解读中是特定含义的载体，在叙事学中又承担

着具体的叙事功能。
下边我们将年代剧中的人物形象作为主要的叙

事符号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与诠释。经典年代剧的叙
事人物往往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特征、大无畏的牺
牲精神以及守家卫国的壮志豪情。叙事人物以男性
为主。《老酒馆》中的陈怀海，仁义坚韧，嫉恶如
仇，与外国侵略者斗智斗勇；《闯关东》中的朱开
山勇敢果断，还有谋略，家境殷实依旧奔赴救国一

线；《大宅门》的白景琦敢爱敢恨，敢作敢当，为
民族大义而宁死不屈。显而易见，男性叙事人物成
为了英雄主义的主要叙事符号。女性虽然在年代剧
中普遍处于次要的叙事地位，但往往也承担着不可

替代的叙事作用。女性不仅代表着温暖与坚韧，更
承担着重要的烘托功能。《闯关东》中的文他娘与
陈寿亭妻子就是其中典型，她们为爱付出、心甘情
愿、顾全大局、义无反顾。《觉醒年代》中李大钊
的妻子———赵纫兰，一生都在任劳任怨地为家庭无
私奉献，为李大钊的革命事业扫除后顾之忧。在叙
事符号学的解读之下，女性在经典年代剧中的人物

塑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母性光辉。
相比之下，电视剧 《奔腾年代》 与 《大江大
河》 在叙事人物特征的表现上，则是标新立异。
《奔腾年代》与 《大江大河》采取的是多人物叙事
模式。其舍弃以往年代剧中大男主式的单人英雄主
义，采取男性与女性结合的多人物叙事模式。而
且，女性的叙事地位在《奔腾年代》中得到平等的
尊重。从正面刻画女性人物的角度看， 《奔腾年
代》的主要叙事人物之一是退役于铁道队的战斗英
雄金灿烂。她唯一的至亲因中国机车“跑不过敌人
的螺旋桨飞机”，而战死一线。因此，她转业到江
南机车厂，想要为中国的机车事业贡献力量，实现

亲人未尽的遗愿。金灿烂在剧中承担着主要的叙事
功能，无论是与常汉卿的初次见面，还是后来与常

汉卿相爱，或是为了常汉卿的机车事业放弃晋升干

部身份，而再次转岗成为一名火车工人，每一次选

择都起到了推动剧情的关键作用。在每一步剧情的
转折与跌宕中，金灿烂的人物形象逐渐丰满，叙事

功能凸显。金灿烂的人物形象不仅具有女性视角的
柔软，而且具有红色军人的坚毅品格。鲜明的红色
精神是金灿烂一出场就具有的叙事特征。《大江大
河》中的宋运萍，勤劳质朴，甘于牺牲。这不仅是
中国传统东方女性的美德，也是改革开放背景下，

无私奉献的红色精神体现。她主动放弃上大学的机
会，将名额让给弟弟；又为减轻家庭负担而放弃复

读，自主创业；后坚持上夜校，学会计，带领全村

人致富。宋运萍身上的红色精神没有 《奔腾年代》
中金灿烂那样绚烂，她是含蓄、内敛的。从侧面刻
画女性人物的视角看，金灿烂的丈夫———常汉卿，
作为 《奔腾年代》 中另一主要人物形象，较之于
《闯关东》 《老酒馆》等年代剧中的男性人物风格，
则呈现“退居”的趋势。常汉卿是一位留学归来、
诚心报国的机车专家，始终坚持对中国机车的改

革，满腔的报国热情在老一辈中国机车人的强烈拒

绝与质疑中渐渐消失。在针尖对麦芒的斗争中，常
汉卿表现出的退缩，有违以往年代剧男性人物塑造

惯例中的坚定形象，但却是剧情中合理的人之常

情。此时，金灿烂与常汉卿之间依旧存在诸多误
解，二人并未走到一起。但是金灿烂却暂时放下二
人之间的隔阂，劝说常汉卿留在中国。其所展现出
的大度与格局令常汉卿刮目相看，进而埋下爱情的

种子。常汉卿与金灿烂相知相爱后，才更加坚定为
国家机车事业终身奋斗的信念。英雄主义的叙事符
号未能在《奔腾年代》中得到套路化的沿用，这是
一种年代剧的叙事创新，也是对既定叙事符号的一

种探索与沉思。《大江大河》中的三位主要叙事人
物亦表现挣脱年代剧中男性英雄主义设定的迹象。
宋运辉难逃成分问题，而面临无法上大学的无奈；

雷东宝的军人身份使他坚定执着的叙事人物形象鲜

明饱满，带领村民们共同致富更是一心为民的红色

精神体现，但是这一人物塑造一改年代剧中冷静睿

智的男性英雄主义，雷东宝鲁莽、自大、文化程度
不高，更具真实的生活气息。
亲眼目睹亲人与战友失去生命的战争经历是金

灿烂支持常汉卿对中国机车进行改革的重要原因。
革新就是进步，不革新就会挨打。红色精神内化于
金灿烂的革命精神与常汉卿对中国机车事业的执

著。《奔腾年代》别出心裁，一改年代剧中男性突
出、女性辅助的人物塑造风格，展现女性角色非同
寻常的胸怀与魄力，也写实性地描绘出男性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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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与无奈，从而树立年代剧别具一格的叙事人物

特征。同样具有军人身份的雷东宝在 《大江大河》
中则重点突出了他的敢作敢当与带民致富。这种红
色精神的描绘，给出了年代剧中军人形象的定位，

红色精神不仅是家国大义的坚守，也是军民共创美

好生活的奋斗初心与行动。

二、红色叙事隐喻：人物身份与时代背
景匠心独运

亚里士多德早在 2000 多年前，就对隐喻有所
研究。发展至今，隐喻的运用手法早已不再局限于
文本，而是跨媒介式地广泛运用于影视作品中。隐
喻，从本质上理解，是诗性的，因此一部叙事作品

可以通过隐喻来丰富、扩大、深化文本的诗意内
涵。⑦而叙事学中的隐喻往往是对情节转折的暗示

以及人物命运的昭显。年代剧之所以称之为“年
代”剧，是因为其具有较为宽广的时空跨度以及宏
大的叙事视角。战争、商战与爱情是年代剧常用的
三类题材。⑧题材的选择决定了叙事人物身份以及

叙事背景。单一题材的叙事多会枯燥，因此年代剧
的叙事题材选择会采用多种题材相互杂糅与融合，

但这样却难以逃脱年代剧叙事题材的窠臼，从而导

致众多年代剧的叙事人物身份与时代背景在某种程

度上的高度一致性。 《闯关东》 与 《乔家大院》、
《金粉世家》与《正阳门下》、《老酒馆》与《远去
的飞鹰》等年代剧皆是其中代表。
在时空转变与历史流转下，人物特征逐渐鲜

明，人物精神通过影视剧化的表达深化到叙事人物

的身份与时代背景之中。而《奔腾年代》里，每个
人物身份的塑造与时代背景的设定不仅立足于人物

的成长与时代变革的隐喻，更是承载着红色精神的

升华。叙事人物身份变化的隐喻，投射时代巨变。
《奔腾年代》 的叙事时间起点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
代。当时，中国正处于关键的历史转型期。新中国
成立之初，国内革命事业仍在继续。在此背景下，
每一个叙事人物的经历都与红色的时代背景关联，

人物经历具有令人深思的隐喻意义。首先，就金灿
烂而言，她本是铁道兵部队的女兵，是参加过抗美

援朝的女战斗英雄，后转业到江南机车厂担任保卫

科科长。从军的人生经历让金灿烂具有鲜明的红色
革命精神以及强大的红色背景。这也是冯仕高痴迷
金灿烂的重要原因，以及常汉坤同意常汉卿与金灿

烂结合的关键所在。金灿烂从女战士到女科长，再
到为人妻为人母的身份转换，隐喻新中国的处境从

抵御外敌到保卫自身，再到回归本位自然发展的变

迁。金灿烂对机车事业始终如一的支持，源于至亲
遗愿，以及一线退役战士对祖国诚挚的热爱。她是
祖国万千战士与人民的缩影，承载战士与人民对国

家发展的殷切期盼。至亲的战死使金灿烂退役；常
汉卿与金灿烂共敌间谍，身中子弹，使金灿烂坚定

爱情；常汉卿为爱表决心，以手挡刀赢得大姐常汉

坤的同意，使金灿烂的爱情渐入佳境……每一步情
节转折都付出了流血的代价，隐喻红色革命的艰难

与红色精神的可贵。其次，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常
汉坤因其父亲的阶级成分，一直接受改造。金灿烂
进入常家，与常汉坤从矛盾频生、互有芥蒂到互帮
互助、携手进退，隐喻了阶级成见的消融与二者之
间的彼此接纳。同时，这也是红色精神的一种彰显
与包容。最后，剧中一开始就是政治部主任的冯仕
高，则逐步迷失在对常家的嫉妒与仇恨中。在 1966
年的政治风暴中，他做出的错误选择，证明其已然

失去了最初的政治信仰。结局处，他在母亲的感召
下纵有悔悟，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冯仕高从小
人得志到跌落神坛，再到幡然悔悟的人生经历，是

新中国成立后特殊历史的真实映照。金灿烂与冯仕
高二人在剧中的开端，都是典型的红色精神代表。
二人结局的天差地别，则是源于对红色信仰的追求

坚定与否。《大江大河》的叙事时代背景是改革开
放，跨越 40年发展历史。剧中叙事人物的隐喻呼
之欲出。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有文化的乡村青年，一
直在国营企业间辗转的宋运辉是年代巨变中千万乡

村文化青年的缩影。雷东宝作为改革先行者，以集
体经济带动小雷家村全体致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
背景下，小雷家村的变化就是改革开放成果的最佳

印证，隐喻政策的正确导向，更是呼应着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作为个体户代表
的杨巡最终创业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良心企业

家，相比于宋运辉的婚姻挫折和雷东宝的事业坎

坷，杨巡可谓人生赢家，但时代的幸运儿也并非生

来好运，杨巡凭借独到的眼光，过人的机敏，社会

磨练中的经验练就通透的品性，他是个体经济的代

表，是那个时代良心企业家的代表。
叙事时代背景隐喻历史，升华传承红色精神。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更易流

露。《奔腾年代》描写 1959年新中国遭遇了史无
前例的饥荒。历史中的饥荒灾难，在剧中微缩为短
暂的几个镜头，但其中凸显的红色精神却足够绵

长。王胖子为家中亲人节衣缩食，金灿烂发现后，
将自己的饭食让给他，自己喝水充饥。这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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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与群众之间互助的隐喻。为让常汉卿能够不受饥
饿，正常进行机车研发工作，金灿烂每餐只吃两口

残羹，这是革命精神与科学精神互助的隐喻。面对
饥荒，常汉卿支持金灿烂铲平了姐姐常汉坤最爱的

名贵花园，改种蔬菜粮食。大获丰收后，分给机车
厂的其他工作人员，这是中国人民之间互助的隐

喻。在多重维度的隐喻之下，红色精神得到传递与
升华。剧中的红色精神，不仅在常汉卿等老一代机
车人中熠熠生辉，也同样在常郡博、常郡腾等新一
代机车人的心中萌芽。在父母的机车梦想与红色精
神的熏陶中，两兄弟子承父业，克服艰难，为中国

机车的再次奔腾积蓄力量。常郡博出国留学，学成
归来，与父母一起研究中国电力机车；常郡腾继续

深造，延续火车梦想，将电力机车的研究延伸至磁

悬浮列车领域。这隐喻了中国机车事业的传承与进
步，既是中国机车梦想的升华，也是红色精神的赓

续。红色精神的凝聚是一个时代的共鸣，隐喻叙事
从历史的维度切入影视剧的肌理，点滴情节架构起

红色叙事背景，传承并且升华红色精神。

三、红色叙事时间：时距选择跨越世纪

时间与空间一直是叙事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叙
事时间的架构是年代剧的脊梁。影视学中的叙事时
间可以粗略分为三类：剧中的叙事时间、剧集的叙
事时间、剧外的客观时间。剧中的叙事时间是指剧
中情节演绎的时间跨度，年代剧的时间跨度一般较

长，剧中演绎的每个情节或是实际发生情节的浓缩

或延长。剧集的叙事时间则是经过剪辑后的播出时
间。剧外的客观时间，意指现实时间。剧中叙事时
间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与自由度，是剧中情节所建构

的故事时间。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将时间分为两
种，一种是单向度的故事时间，即作品中事件按照

自然发展的顺序时间；另一种是叙事时间，是以作

者的创作逻辑为基础，按照作者的调配次序所建构

的文本时间。针对叙事时间的研究，热奈特将故事
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关系从顺序、时距、频率三个维
度进行讨论。研究叙事的时间顺序，就是对照事件
或时间在叙事话语汇总排列顺序和这些事件或时间

在故事中的接续顺序。⑨频率则指的是一个事件在

故事中出现的次数与该事件在文本中叙事的次数之

间的关系。⑩而时距，则是衡量故事时间与叙事时

间的时间尺度。
年代剧《奔腾年代》的叙事时间是中国的五六

十年代至今，讲述中国机车事业从起步到如今的高

铁动车的蓬勃发展过程，《大江大河》的叙事时距
起点是改革开放初期到改革开放 40多年后中国经
济繁荣的新时代。二者的叙事时间在时距上跨越新
世纪，通过不足 50集的故事时间讲述半个多世纪
的中国发展巨变，这是诸多年代剧并不具备的能

力。在叙事时间的把握上，剧中的叙事时间跨越中
国机车事业六七十年的发展，通过 46集的故事时
间将数十年的艰难历程与卓越成就进行浓缩。如
今，中国的高速铁路技术已经实现了研发、制造、
运行等一系列完整的产业链，不仅极大满足了国民

需求，更是将中国的高铁链，通过“一带一路”输
出国门，走向世界，领跑全球。当下中国高铁的技
术成就已经成为叙事时间与客观时间的交汇点，将

影视化的叙事延展到真情实感的现实中。2021年是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红色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建党以来，在战争中锤炼、革命中磨练、改革中考
验、发展中积淀而来的文化核心。近百年来，机车
事业工作者一直默默为国民的美好生活不断蓄力，

他们是一群被社会忽视的群体，但他们的成就却不

容忽视。在一代又一代机车人的传承之间，这种默
默无闻、敢于创新、坚守初心、持之以恒的红色精
神代代接力。剧中的常汉卿是新中国成立后老一代
机车人的缩影，他们主张机车事业改革，舍弃耗时

耗力的内燃机机车，改为省时省力省资源的电力机

车，坚持自主研发，以匠心筑造中国机车事业领跑

世界的根基。机车的革新与创造、时代的变革与进
步在三重叙事时间维度中杂糅与融合。 《大江大
河》与《奔腾年代》在叙事时间的选择上，不谋而
合。《大江大河》以宋、雷、杨三人的奋斗史为依
托，讲述人物成长与国家经济的繁荣变化。改革开
放初期，小雷家村是最为贫穷的村庄，但是在走过

世纪之交时，村子在雷东宝的带领下，成为了当地

最富裕的村庄。杨巡从小摊贩成长为一名企业家。
宋运辉从一名执着的背书少年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国

企技术人员。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
展速度，世界有目共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
面临人民群众吃不饱、穿不暖的基本经济问题，并
未从战争的损伤中得到缓和，外有强敌更是虎视眈

眈。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的经济复苏
后，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从“物质文化”到“美好生活”的要求转
变，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现状转变，明示了中国经济跨越世纪之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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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巨变。叙事时距跨越世纪，在无形的表达中，
就延长了年代剧的故事时间。叙事时距的选择跨越
世纪，突出了红色叙事的时代特征。红色精神是具
有时代性特征的文化引领，新世纪以来，年代剧开

始出现，红色精神也逐渐成熟。年代剧作为红色精
神的重要载体，与其共同发展，但是初期的年代剧

在叙事时距的选择上少有前后世纪之交的明显对

比。《奔腾年代》与《大江大河》便是近年来少有
的叙事时距跨越世纪之交的代表性年代剧。

四、红色叙事逻辑：家国同构另辟蹊径

以家喻国、家国同构是年代剧最为基本的叙事
逻辑。年代剧所反映的家族兴盛，就是侧面刻画国
家与社会的整体发展。其主要是关于个体、家庭以
及家族的历史叙事，在讲述个体、家庭以及家族在
时代巨变下的命运遭际和兴衰变迁时，电视剧文本

都显露出其强大的“家国同构”的内在逻辑。11�家

国同构的叙事逻辑是年代剧的基本叙事特征。所谓
“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庭与国家在组织结构
方面的共同性”。12�在此理解下，家国同构应当包含

家国难齐与家国共齐的两种叙事逻辑。在家国难齐
的逻辑中，叙事人物在家和国之间的牺牲与抉择已

经成为了年代剧的默认选项，家庭与国家的两条发

展逻辑线具有鲜明的主次之分，通常以国为主，以

家为辅。为了国家与民族大义，家庭成为了牺牲
品。这也是年代剧在营造悲剧性审美时常见的经典
桥段。而在家国共齐的叙事逻辑中，“保家”和
“卫国”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家庭不必
为“救国”而牺牲，两难的抉择在国与家之间消
弭。家与国在美好愿景的实现上表现出一致性，这
就是家国共齐的叙事逻辑基础。家国之间的主次逻
辑界限模糊，家与国的双线叙事逻辑融合，这种融

合叙事为年代剧的逻辑建构提供了新的选择。
周星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中指出了社会悲剧
的审美包含了悲壮的精神、悲戚感受和悲凉意味的
多重内涵。13�家国同构所呈现的悲剧审美性则贴切

地体现了这三种内涵。在诸多的经典年代剧中，家
国可以同构，却难能共齐。家国同构的叙事逻辑是
通过某种程度上的牺牲，塑造英雄大义，民族大

爱，牺牲小家保大国，舍弃亲友守江山。而这条叙
事逻辑中家与国之间，始终潜藏着不可消解的矛

盾。在年代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和 《父母爱情》
里，石光荣和江德福在战争结束后回归家庭，他们

从一个超越性的历史神话回落到日常生活中。 《觉

醒年代》 中陈独秀为革命事业牺牲了家庭，陈延
年、陈乔年两兄弟更是为革命理想牺牲了生命。
《奔腾年代》中，配角人物姚怀民的经历同样埋伏
着家国难齐的叙事逻辑。姚怀民在常汉卿未加入江
南机车厂之前，是最有希望获得总工职称的技术研

究员。他一辈子兢兢业业，研究内燃机机车，不为
名利，为人谦和。正因姚怀民将一辈子的主要精力
都投注到祖国的机车研究中，因此也落下了身体疾

病，以及鲜少与妻子沟通产生矛盾。姚妻一直盼望
姚怀民可以获得总工———这样就可以分得单位的大
房子与更多的福利，也能帮助姚怀民休养身体。在
中国新一代的电力机车试验成功后，姚怀民拒绝返

聘，才得以回归家庭，休养身体，陪伴妻子。因潜
心研究机车，姚怀民时常忽视家庭，故而与妻子产

生许多啼笑皆非的家庭矛盾。即使这种矛盾以诙谐
幽默的形式在剧中呈现，但背后这种家国难齐的叙

事逻辑以及悲剧性的审美表达却不可忽视。14�

《奔腾年代》的主线叙事人物给出了年代剧中
家国难齐的破题思路。“许国以梦，许爱以恒”是
《奔腾年代》的创作主题。在年代剧“家”和“国”
之间难以平衡的紧张关系中，寻找结合点，构筑家

国共齐的叙事逻辑。金灿烂因为“中国的内燃机机
车跑不过敌人的螺旋桨飞机”而失去相依为命的至
亲与情同手足的战友，这促使她对中国机车的进步

具有超出常人的强烈渴望。常汉卿是一个机车专
家，想要报效祖国却总因“阶级成分”而被人议
论，其渊博的学识难以发挥在机车事业上，长期的

科研生活更是让他难以通晓人情，面对同事的质疑

手足无措。振兴中国机车事业成为二人共同的理
想，也是二人情感共鸣的契合点，在叙事逻辑的角

度上，亦是“家”和“国”的平衡点。“造出比螺
旋桨飞机还快的机车，和心爱的人共度一生”是二
人共同许下的人生誓言。前者是家国共齐的逻辑昭
示，后者则是个人的生活夙愿。在家庭的叙事逻辑
中，以金灿烂为载体的红色精神成为整个家庭的精

神支撑。特殊时期，二儿子常郡博的童年乃至青年
时期都是在艰苦环境中度过，为考上大学，他破釜

沉舟，孤身远赴异国他乡求学。坚定理想信念，不
顾艰难险阻实现自我价值的重塑，就是常郡博所承

载的红色精神。在国家的叙事逻辑中，中国的机车
研究也刚刚度过瓶颈期，常郡博学成归国，却身陷

国际官司。毫无疑问，这是一场针对常汉卿的亲情
围剿———利用常郡博，将常汉卿从中国的机车研究
中剥离。勘破阴谋的背后，是人民团结一致，共克
外敌的红色精神支持。以梦为马，许国以家，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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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奔腾年代》主题的最好总结。家与国之间的平
衡，源于对共同理想的追求。国家的发展与家族的
命运相结合，是家国共齐的叙事逻辑，也是红色精

神的映照。红色精神具有丰富的革命精神与历史文
化内涵。革命精神的诞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的必然成果。许国以家，将小家的兴盛与大国的繁
荣完美融合。在家与国的叙事中，将坚定信念、不
顾艰险、团结一致、共克外敌的红色精神传承发
扬。家国共齐在《大江大河》中的叙事逻辑则是在
时代弄潮中得以体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
全剧以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三人的个人经历、家
庭联系为纽带，将叙事的逻辑重点放在个体与家庭

背后的纷杂关系与个人的奋斗历程中，以点带面，

实现了对“个人—家庭—国家”的全方位呈现。15�

在小家的叙事逻辑中，宋运辉纵然经历了一次失败

的婚姻，他与程开颜的爱情亦是只有一个甜蜜的开

始，后与梁思申结合最终找到真正的幸福；宋运萍

与雷东宝的爱情，让人羡慕；杨巡的成功与爱情的

获得也是水到渠成。三位主线人物在剧中皆在家庭
的叙事逻辑中曾经或一直获得圆满。三人的事业成
功与国家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遥相呼应，家国共

齐的叙事逻辑线由此凸显。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时代
背景下，三个乡村青年抓住机遇，改变了家庭与个

人的命运轨迹，契合国家改革先行者的形象，实现

了家庭—国家之间的叙事互动。

五、结语

影视叙事的艺术解读包含结构、题材、符号、
话语、主题、时空等不同角度。在叙事学的视域
下，叙事人物演化为红色精神的符号载体，同时承

担着叙事功能，赋予叙事人物的功能更加多元。隐
喻暗含叙事载体的独特意义，诠释隐喻的意义离不

开时代语境下叙事背景的影响。在时代变革的历史
背景下，红色精神内化于叙事人物的身份与叙事背

景中。跨越世纪之交的叙事时距选择使年代剧更具
时代前后的对比性，突出了年代剧主题。叙事逻辑
深埋于既定的类型化内容之中，家国共齐既是对年

代剧所约定俗成的家国同书叙事逻辑的尊重，也是

对新叙事逻辑的探索，更是对已成历史的人物经历

遗憾的弥补。《奔腾年代》与《大江大河》一经播
出，就获得了业界的认同与嘉许，其独特的叙事艺

术是赢得口碑的关键。红色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髓，如何更好地将优秀的文化内涵在新时代

下进行创新的叙事表达，是当前学界需要关注的课

题。年代剧的红色叙事方式就是一种创新尝试。以
小人物视角阐述中国机车事业发展与中国经济繁荣

发展的大格局，以红色精神为轴心转动中国人民共

同奋斗的同心圆，这是中国发展不可阻挡的奔腾之

势，也是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符号照耀祖国

大地的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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